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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来临，各种蝉儿又
缤纷上场。

首先上场的是“麦秆知
了”。麦黄时节，路过麦地，
一个尖细的“咝咝”声从麦
丛中传来，这就是麦秆知
了，小指甲般大，青绿色，小
巧可爱。循着这个刺耳的
鸣叫声就能在麦秆或草茎
上找到那可爱的小精灵，我
们总是忍不住把它捉来玩。

麦秆知了的鸣叫声，仿
佛在告诉人们：夏日到了！

不几日，麦子收割，“麦
秆知了”悄然消失，接踵而
来的是更加刺耳的“嗞嗞
嗞”鸣叫的小知了，差不多
大拇指大小，黑褐色，贴在
树干树枝上不住地叫。烈
日当头，高大挺直的金钱松
下，一个小孩正屏住呼吸小
心翼翼地伸手靠近它，这仿
佛是诗人袁枚笔下的场景
再现：“牧童骑黄牛，歌声振
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
口立。”猛一下捉住了它，它
不停地挣扎着，那叫声也更
加声嘶力竭了。

当激昂嘹亮、个头较大
的大知了“知了知了……啷
啷啷……喳喳喳……”声漫
山遍野此起彼伏响起的时
候，盛夏酷暑已到，孩子们
已经卸下书包放假了，愉快
的暑假正式开始。砍一小
竹竿，竹竿一头插上用竹丝
弯成的圆圈，绑牢，再网上
蛛丝，就成了一个捕蝉还可
以网蜻蜓的捕捉工具了。

那时暑假作业很少，只
有薄薄的两本。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
拿着这个捕蝉工具到处找
蛛丝网。但是我们小孩子

蝉忆
□严明夫

夏夜繁星
□邱小平

很多明媚的记忆，都萌芽于晴朗的
夏夜，伴着漫天繁星，似水的流年，在月
华中无忧无虑地成长。

在那个小小的村庄，暮色四合，夜
幕伴着炊烟徐徐拉开，和小伙伴坐在打
谷场的麦草垛上，仰望苍穹。天边那片
红色火烧云已经渐渐退去，伴随着各家
烟囱中的袅袅薄烟，像一支支升腾的烟
花，渐飘渐远，等到不同的人家传来

“吃饭了”的呼唤声，小伙伴们便动如脱
兔，迅疾地各自归家。

特别喜欢晚饭后那阵清风。还是
在那个打谷场上，月亮、星河、蛙鸣、萤
舞，晚风酥酥，禾香飘飘，我们在星光流
泻的打谷场无忧无虑地撒欢奔跑，笑声
氤氲，不经意间，欢笑声轻轻坠落在草尖
栖息的露珠上。而纳凉的大人们，早已
搬出了竹床、凉席，在麦秆香里说着水稻
灌浆、犁地晒粮，听取蛙声咕咕作响。

夜上浓妆，三两只归巢的麻雀打着
饱嗝，穿过悄悄逝去的酷热，栖息在屋
前的刺槐树上。庭院里的栀子花飘逸
着淡淡的清香，蛐蛐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和不远处荷塘里的青蛙一唱一和，菜地
里“啾啾”鼓噪的虫鸣此起彼伏。这个
时候，月光像巨幅的白色绸缎，轻柔地
铺展在温热的大地上。

夏夜动人，最撩拨人心的那一部
分，就是和小伙伴们去钓黄鳝，抓泥
鳅。当打谷场上的乡亲渐渐散去，一大
帮半大的孩子拿着萤火虫做的灯盏，雄
赳赳气昂昂，走向少年的“战场”。在一
个个稻田的沟渠，在水平面平齐的地方
挖开泥巴，布置好地笼（捕鳝工具），期
待第二天早上取出时，里边藏着几条活
蹦乱跳的鳝鱼或泥鳅。

在等待起获地笼的当口，纳凉的长
辈已经回了家。靠在爷爷的膝头，听着
薛刚反唐，一直到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
颜，一旁的奶奶把新收获的花生煮熟
了，还有刚摘的红梅李，伴着院落一隅
夜来香和鸡冠花的味道，刹那间，似乎
看到满天的繁星也醉了一样。

与城市的夏夜不同，乡村的夏夜少
了迷离的灯光、暧昧的时尚，却充盈着
淳朴的静谧和泥土的芳香，月光下只有
花开的声音，间杂着虫儿不断地鸣唱。
站在这城市夏夜的一隅，如果能够借我
一夜繁星满天，真想与儿时的伙伴们相
约，重新找回那时的快乐时光。

也很知趣，先赶跑蜘蛛，再
绕蛛丝，否则第二天蛛丝就
没了，这样也破坏了蜘蛛的
好事，辛辛苦苦织的网就没
了，也不能捕捉虫子了。

然后约上三五小伙伴，
循着知了鸣叫的树林走
去。树荫下我们擎着竹竿
抬着头蹑手蹑脚地靠近树
干，利用蛛网的黏性，抓住
一只又一只，有时两三只在
一起就来个一网打尽；有时
为了抓住一只而惊飞了旁
边的知了；有时由于知了挣
扎力气大，网破蝉飞了。不
多时，就抓了一塑料袋。伙
伴们背着竹竿，拎着一袋喳
喳叫的知了，犹如凯旋的小
战士。一到家，这些捕来的
蝉成了鸡鸭的美餐。鸡鸭
最爱吃知了，每次我们捕蝉
回来，听到蝉叫它们就会从
各处飞奔而来，伸长脖子争
着来抢食。一个暑假下来
鸡鸭养肥了，下蛋也更多
了。

每当太阳下山或雷雨
后，当“出乱，出乱”声奏响
时，那是“出乱知了”发出的
凉快惬意的信号，“乱”是宁
波话“裸”的谐音，意思是脱
了精光一样的凉快舒服。
酷暑三伏天难得一时凉快，
它们就要齐声高歌庆祝一
番才肯罢休。也许是生命
的绝唱，地下黑暗世界待了
三五年，来到光明世界也只
不过一个月罢了。

虽然是三伏高温天，但
是我们小伙伴还要结队上
山捡知了壳、挖知了花（俗
称 大 虫 草 ，属 于 虫 生 真
菌）。早上，露水还未干，我
们个个腰系着刀，手拿布
袋，漫山遍野地寻找挂在小
树枝或草茎上的知了壳，要
是捡到未脱壳的，那是好运

气，因为这样的壳分量重。
时近晌午，在树荫下席地而
坐比比谁捡的最多，那是很
开心的事，因为那是劳动成
果，这满满一袋兴许能卖好
几个钱。最开心的还是挖知
了花，知了花是按个数卖的，
每只一毛，有时村子里专门
有人上门来收购。我们积极
性相当高，卖了再挖，挖了
再卖。这样一个暑假下来，
零用钱攒了不少，新学期书
杂费，买笔买本子的钱不用
愁了。

玩够乐够，暑假已接近
尾声，午后屋旁电杆上“被
下厮，被下厮，咝……咝
……”声嘶力竭地响起，那
是“被下厮知了”的叫声，意
味着夏天正悄悄过去，告诉
我们要备好被子当心晚上
着凉。

南瓜老了黄了，秋天悄
悄来临，一种萧条感、恋夏
感油然而生——开学的脚
步近了。

我们在玩中学，学中
玩，在最炽热的午后或雨
天，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写写
作业。家务、小农活也干了
不少，经过亲身的劳动体
验，似乎又成长了很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
夏天蝉声依旧，但是，很难
再见到拿着竹竿上山捕蝉
的孩子，即便见到，也是两
三个外地打工的孩子。他
们一如我们的孩提时，也有
我们的野性，每每看到他们
擎着竹竿去捕蝉，听着美妙
悠长的鸣叫声，就会自然而
然地把我带入美好愉快的
童年记忆，又会再现袁枚的
《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
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
闭口立。


